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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的三次香港之行

思想家的思想是有生命的，它會

持續生長，生生不息地延伸和演繹

着自己的精神；也像江河，不捨晝

夜地奔流着穿越時空。魯迅不僅是

中國新文學的開拓者，更是偉大的思想者，在中國人從愚昧走向自覺和

解放的道路上，他更如一面矗立的旗幟。魯迅的偉大，也在於他具有高

度的社會責任感，或許正是這種責任感驅使他曾短暫到港演講，也吸引

大批年輕人慕名聽講。他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當昔日被他視為「畏

途」的香港早已煥發新生，匯聚「新聲」，他更不應被香港所遺忘。

1927年2月18日和19日，魯迅應邀連續兩日在上環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演講，表達了對中國命運的關切和求變的信
念。第一場演講題目是〈無聲的中國〉，翌
日下午他再作第二場題為〈老調子已經唱
完〉的演講。由於他的浙江紹興口音很重，
兩次演講都需由許廣平即時傳譯為粵語，但
仍有逾600人把青年會禮堂擠得水洩不通。魯
迅當年演講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位於上環
必列者士街51號，禮堂和舞台還在，但已改
做庇護工場。幸好，青年會正門入口的小牌
匾上還刻有「1927年，著名中國作家魯迅曾
於會所內演講」的字句。走進青年會大廳，
左手邊的短牆上掛着一些簡介信息，似乎是
希望給門口牌匾上短短的一句話做進一步註
釋，雖是寥寥數句，總算在文化地圖上留下
了痕跡。

赴上環演講 台下座無虛席
魯迅兩場短暫的演講，被譽為是香港新文

學開端的催化劑。
在盧瑋鑾教授（小思）編著的《香港文學

散步》中，為魯迅的演講作出了生動的描
述，形容連續兩日演講都下着雨，但小禮堂
依然是座無虛席，到場的眾人都「等待聆聽
一個陌生的聲音」：「穿着淺灰色布長衫的
中年人，用他濃厚紹興鄉音向台下的人講
話——台下，幾乎全是聽不懂他的話的香港
人，靠着另一個人的翻譯，專注地聆
聽……」
魯迅講演〈無聲的中國〉 時，正是夜晚9
點鐘，他先是鄭重感謝大雨仍來聽講的諸
君，之後便直言：「……青年們先可以將中
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
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
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只有真的聲
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

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

人同在世界上生活。……我們此後實在只有
兩條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捨掉古
文而生存。」
翌日，雨仍未停，下午時分，魯迅的聲音

又從禮堂小舞台上傳開：「……我想，凡有
老舊的調子，一到有一個時候，是都應該唱
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覺悟的人，到一個時
候，自然知道老調子不該再唱，將它拋棄。
但是，一般以自己為中心的人們，卻決不肯
以民眾為主體，而專圖自己的便利，總是三
翻四覆的唱不完。於是，自己的老調子固然
唱不完，而國家卻已被唱完了。……」

對香港只有「淡薄」印象
短暫的香港一行只給魯迅留下了淡薄甚至
惡劣的印象，他在〈略談香港〉一文中提
到：「本年一月間我曾去過一回香港，因為
跌傷的腳還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閒走，演
說一了，匆匆便歸，印象淡薄得很，也早已
忘卻了香港了……」他甚至已忘記自己到港
時其實是2月，而非1月。
他在文中還嘲諷了時任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與香港大學教授賴際熙重振國粹的
主張。
可想而知，對魯迅的到來，港英當局千方

百計地限制其影響，魯迅在文中提及，在講
座前，「有反對者派人索取入場券」，企圖
降低講座入座率，「後來又不許將講稿登
報，經交涉的結果，是削去和改竄了許
多」，使得他慨嘆主持「大約很受了許多困
難」。
更令魯迅意難平的是，他訪港期間遇上香

港舉辦孔誕盛典，於是他離港後又寫了一篇
〈述香港恭祝聖誕〉，銳評金文泰對華人
「教導有方」。
即使是事隔了五年之久，魯迅還在編於
1932年的《三閒集》序言中，重提他眼
中那個守舊閉塞的香港，痛斥當時中國

的狀況：「我去講

演，一共兩回，第一天是〈老調子已經唱
完〉，現在尋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這
〈無聲的中國〉，粗淺平庸到了這地步，而
竟至於驚為『邪說』，禁止在報上登載
的。」
其實，〈無聲的中國〉已經在當年的報上
刊出了，但是〈老調子已經唱完〉卻因故沒
有刊出，究竟因何之故，至今仍然沒有定
論。
魯迅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香港之行，是在
1927年9月28日，他從廣州遷居上海時路過
香港，僅隨身帶着幾隻書箱和衣箱，29日下
午卻遭遇了華人警察上船「查關」的種種麻
煩。
根據他在〈再談香港〉一文中的記敘，之
前兩次到港已視為「畏途」，此次事前已獲
朋友告知警察「查關」的狀況：「非罵則
打，或者要幾塊錢。」雖然已經有些心理準
備，但是實際情況卻比他所設想的混亂許
多——他的書箱和衣箱，皆被迫打開且弄
亂，甚至是被毀壞，直到對方收了十元小洋
之後才了結此事。茶房提醒他，或是因為太
瘦而被疑心是販鴉片的，他不由感慨：「我
實在有些愕然。……鬍鬚的形狀，有國粹和
歐式之別，不易處置，我是早經明白的。今
年到廣州，才又知道雖顏色也難以自由，有
人在日報上警告我，叫我的鬍子不要變灰
色，又不要變紅色。至於為人不可太瘦，則
到香港才省悟，先前是夢裏也未曾想到
的。」

魯迅到港邀請人之爭
1927年1月，魯迅從廈門大學赴廣州中山
大學任教，由此，便有了2月中旬應邀赴港演
講一事，在《魯迅日記》中可以找到這樣的
紀錄，2月18日為：「雨。晨上小汽船，葉

少泉、蘇秋寶、申君及廣平同
行，午後抵香港，寓青年會。夜

九時演說，題為〈無聲

的中國〉，廣平翻譯。」19日則為：「雨，
下午演說，題為〈老調子已經唱完〉，廣平
翻譯。」除此之外，別無他記，於是，魯迅
此次到香港究竟是赴誰人之邀約，仍然存在
爭議。
曾經記錄過魯迅演講以及與魯迅通信過的

劉隨，1981年9月曾在《文匯報》刊登《魯
迅赴港演講瑣記》一文，文中提到：「時正
在香港大學教學的黃新彥博士，出於對魯迅
的景仰，也希望魯迅來香港打破文壇上的沉
寂空氣，以推動新文化運動的開展，因此以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的名義主動邀請魯迅前來
講學。魯迅於二月十八日午後抵達香港，同
來的還有許廣平。……負責出面接待的除了
黃新彥博士，還有黃之棟先生和我。」
值得一提的是，劉隨還在文中透露了邀請

方在魯迅開講前與其的對話，稱當時香港文
壇頗冷落，文學藝術活動如萬籟無聲，一些
青年人對此很有感慨，便與魯迅談及香港這
種文壇上的荒涼現狀，並埋怨環境太差，稱
之為「沙漠之區」。

當時，魯迅頗不以
為然，他認為這種估

計未免太頹唐了，表示自己相信將來的香
港是不會成為文化上的「沙漠之區」，並這
樣說：「就是沙漠也不要緊的，沙漠也是可
以變的！」魯迅的這番話，令劉隨印象十分
深刻，也從中可見魯迅對香港的殷切的期
望。
另一邊，於1993年，慶祝香港大學建校80
周年的《一枝一葉總關情》文集出版，收錄
了趙今聲的《八十八歲自述》，其中提及了
他以《大光報》名義邀請魯迅赴港進行講
演。
主編劉蜀永後來發現劉隨《瑣記》一文，

與趙今聲的說法大相逕庭，於是通過書信訪
談寫成《趙今聲教授談魯迅訪港經過》，並
先後於《香港文學》及《魯迅研究》刊登。
文中，趙今聲稱魯迅是他邀請，並由他一人
主理其事。趙今聲當年畢業後任《大光報》
社外編輯，因緣際會認識了魯迅的友人葉少
泉，再由葉少泉牽線，促成了魯迅演講一
事。
96年前，究竟是何人何機構當年邀請魯迅

到港演講，已經無從再查證，畢竟即使是當
事人，筆述也未必完全準確。

◆當年魯迅演講的禮堂已改做庇護工場。

◆青年會正門入口的小牌匾上刻有關於魯迅
演講的字句。

◆魯迅是中國新文學的開拓者，也是偉大的思想
者。 網上圖片

◆魯迅與妻子許廣平及兒子周海嬰。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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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篇

作為錢鍾書的北大傳人，香港城市大學比較
文學與翻譯講座教授張隆溪，已是世界比較文
學研究領域的執牛耳者。自1998年從美國到香
港定居，他已在香港度過25年學術研究生涯，
他非常喜歡魯迅，「他的小說和雜文我幾乎都
讀過。」張隆溪久居於上環，不久前他發現家
附近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正是魯迅在港兩次講
演的地方，如今卻鮮為人知。「香港豐富的文
化資源可以有更好的發揮，例如設立更明顯的

指示牌並配合媒體宣傳，這也將對市民和遊客
極具吸引力。」這是他在今年香港書展以「從
魯迅在香港說起」為題發表演講的原因之一。
魯迅在香港的兩次講演在當時的重要意義毋
庸置疑，他的作品和思想又對現代人有怎樣的
啟示意義？「我們始終要保持歷史感和危機
感，魯迅當年所講的東西現在依然很重要。我
從魯迅的雜文中讀到他對中國人舊觀念和舊習
俗的批判，他對中國改革之艱難有充分的認

識，有些舊思想如今中國人依然還是有，從現
代人的角度再理解魯迅依然有必要。」張隆溪
表示魯迅被持續「神化」是偏向簡單化的解
讀，「無論是事情還是人性，魯迅都看得很
深，他深刻地剖析別人，也更嚴格地剖析自
己。他深知不改變中國人，中國就不可能變
好，改造思想最好的武器就是文學，文學通過
打動人而改變思想，而魯迅代表了中國知識分
子的啟蒙思想。」

2019年適逢五四運動100周年，國史教育中心列
出五位和五四運動有關的風雲人物，作為年度中史
人物候選人，包括蔡元培、陳獨秀、魯迅、顧維鈞
和胡適，由中小學生及小部分公眾人士合共約2.5萬
人投票，結果魯迅壓倒其餘四人勝出，可見魯迅在
香港早已「深入民心」。
同年4月，香港孫中山紀念館舉行了「動與醒︰

五四新文化運動」展覽，透過81組珍貴文物和文獻
檔案，回顧這場展現愛國精神和民族意識的運動，
及其對近代中國發展的影響和重要意義，其中的重
點展品包括魯迅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吶喊》的初版
本。

而旨在發掘並培養優秀的

青少年文學創作者的魯迅青少年文學獎
也從2021年開始增設香港賽區，今年第十四屆比賽
全港共收到1,300份參賽作品，其中有153位選手經
評選後參加決賽比拚。有參賽學生認為魯迅的文章
具個人色彩，情感表達清晰，閱讀魯迅的文章令自
己學習到不少寫作技巧。
魯迅當年以刀般的鋒利筆觸，直剖中國國情和文
化現象，即使是在1936年逝世後，他的文章和語錄
也常被人借來作為武器參與政治鬥爭，現代人當然
可以批評魯迅，但若以「敏感」之由而建議大規模
在圖書館下架他的著作，是否有「老調子」仍未唱
完之嫌？如今，香港早已不再是文化上的「沙漠之
區」，若魯迅在生如今再訪香港，或許會寫下《三
談香港》，一改淡薄印象，為香港日新月異的變化

而欣慰。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

在很多人的心中，魯迅是冰冷而堅硬
的，他總是橫眉怒對那些千夫所指的敵
人，他的文章也如「投槍」和「匕首」般
等待給敵人致命一擊，當抽離吶喊者的身
份，他在生活中又是個真實且富溫情的男
人。
當魯迅在香港的講演完結後，他便回到

了廣州中山大學任教，與好友許壽裳和紅
顏許廣平搬入白雲樓26號，二人為他忙碌
的生活增添了些許陽光。而在廣州的時日
終是短暫，1927年10月，魯迅與許廣平攜
手共赴上海。在上海，魯迅不僅結識了內
山書店的老闆內山完造，並與其結下了長
達十年的深厚友情，他也有了自己與許廣
平的愛情結晶——周海嬰，即意為在上海
出生的嬰兒。
當二人世界成為三口之家，魯迅將自己

一生中最細膩的愛與溫情都毫無保留地給

了海嬰，並寫下小詩：「無情未必真豪
傑，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風狂嘯者，
回眸時看小於菟。」滿篇充滿他對孩子的
愛和內心隱含的柔情。而在《魯迅書簡．
致母親》等筆記中，也常見到魯迅記錄海
嬰言行的段落，以及他付出心血的深愛。

◆在上海內山書店的舊址上新設的「1927
．魯迅與內山紀念書局」已於去年開幕。

新華社

特寫
魯迅橫眉冷對下的溫情一面

張隆溪：
有必要從現代人的角度再理解魯迅

魯迅在香港已「深入民心」

◆「動與醒︰五四新文化運
動」展出魯迅作品《吶喊》
和《彷徨》。 中新社

「畏途」上直言不諱
啟發「新聲」

文化地圖

◆魯迅當年演講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位於上環必列者士街51號。




